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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说说名作 2

急死了。
这可怎么办？最早的高铁

是明早六点多的，坐普通列车太
慢了，我必须尽早回到妈妈身
边，否则怕来不及了。

抓耳挠腮想对策。我只能
叫网约车了，事发突然，也管不
了费用的事儿了。

我迅速下单，叫专车，但可
能是夜太深，等了快二十分钟，
才有司机接。我立即拨去电话
说，师傅，我着急，能快点吗？价
钱好说。司机说，稍等，可能还
要十五分钟。我真有点怕他不
来了，连声催，麻烦您抓紧、抓紧
啊！司机答应着，果然过了一刻
钟又来电话，大约五分钟后到，

你准备往下走吧，酒店正门路边
等我。

虽然比预想的又晚了一点，
但我还是舒了一口气，赶紧下
楼。谁想到出差才几天，家里会
出这么大的事儿！

打开后面车门坐进去。我看
到司机是一位五十来岁的男子，
但副驾驶位置还坐着一个二十岁
上下的女人，心里就有点不高兴
了。我叫的可是专车，为啥还顺
风拉别人呢？本想计较一下，又
怕影响行程，决定先不说了，到了
目的地再让他退点钱，不同意就
投诉他。有个女人在也好，这大
半夜的，虽然是通过合规的平台
叫的车，但我一个女孩家……

天尚未亮，茅棚里亮起一盏灯，
火苗如豆，风一吹就熄灭。

屋外浓雾弥漫，如稠稠的牛乳，
如厚厚的棉絮，遮天蔽日。

点亮灯后，他把火柴梗吹灭。
摇曳的灯光照着地上，地上铺了一
层茅草，七张草席一溜儿摊开，就是
他们的床。严格说，那不算床，是地
上七个草窝。

七个人，在深山老林干活，他是
头。他是头，年纪却不是最大，上有
比他老，下有比他小，但无论老小都
听他的。他精明，做事有魄力，这里
他说了算。

他总是第一个起床，茅棚里没
有钟，但他心里装着一面钟。

穿好衣，把一根麻绳系身上，算
是腰带，镰刀、烟袋都可别在腰间。
咳一声，是他对工友发出的起床指
令。有的工友赖床不起，有的起来
后抽半天烟。

他开始刷锅、生火、淘米、切菜，
忙着做早饭，手脚麻利。

等最后一个工友起来时，他已
把饭菜端上桌子。饭用桶装，菜用
盆盛，热气腾腾。七个人围着桌子

吃早饭，那桌子用几块粗糙的木板
拼成，嘎吱作响，摇摇欲坠。粗瓷大
碗盛饭，像一座小山。他们埋头吃
饭，一阵唏哩呼噜，碗里的饭就落了
肚。

吃完饭，每人提一只乌黑发亮
的陶罐，把剩下的饭菜分了往陶罐
里装。陶罐用来带饭上山，带上山
的还有水罐，水罐不是陶的，用碗口
粗的竹筒削成。

茅棚门咿呀一声拉开又掩上，
七个人扛起锄头，出门上山。

雾浓得化不开，树上、草上、石
头上全是露水，湿漉漉的。

他是头，走在前面，脚步矫健，
从容镇定。山路崎岖，布满石头和
荆棘，虫蛇出没。石头，他一脚踢

开。荆棘，他一锄铲掉。虫蛇，他不
惊扰，提醒后边工友。最怕砍伐留
下的竹桩，锋利如刃，能扎穿脚板，
必定刨除。

穿草鞋走路，声响不大。但不
大的声响，也惊动了满山的雾。浓
雾渐渐散开，有一缕光亮迅速扩大、
增强，山的轮廓，淡淡浮现。

他驻足清清嗓子，鼓起胸膛，朝
幽深的山谷发出悠长的呼喊：“上山
啰——”

喊过山，天就陡然亮了。
中午他们不回家，坐在树荫下

吃过饭，喝过水，再抽一袋烟，算是
歇息。

接着干活，一直到黄昏。
太阳落山，又起雾了。雾是山

呼的气，天一暗，山就呼出一股股白
气。雾越来越浓，天越来越暗，天上
有一道帘子，一拉开，天就暗了。他
们收拾工具，准备下山。

他走在前面，脚步矫健，从容镇
定。

他驻足、挺胸、屏气，正要喊山，
脚下一股钻心痛，有热乎乎的液体涌
出。工友们小心翼翼，将他的脚从竹
桩上拔出，血流如注。他从前襟撕下
一块布条，把脚裹上，站起来，一锄头
刨掉竹桩。他一瘸一拐依然走在前
面，山路上，留下一长串殷红的血迹。

他驻足清清嗓子，鼓起胸膛，朝
幽深的山谷发出悠长的呼喊：“下山
啰——”

喊过山，夜幕戛然落下。

眼看到了收麦的时
候，不知道谁惹恼了老天
爷，稀里哗啦下起了雨。
老天爷小气，雨一下就没
个完，白天下、夜里下，没
停过，把人们的心下得焦
灼。一张张脸仰头看天，
在天上寻找日头，哪怕一
点日头的光也好。可天
像一块阴沉沉的大幕，日
头不晓得跑哪去了。

到 处 是 水 ，空 中 飘
的，地上流的，屋檐往下
淌，麦秆上往下滑。一切
都是湿漉漉的。等不来
日头，地里，这儿那儿、这
边那边，不少人在冒雨收
麦 ，披 着 蓑 衣 、穿 着 雨
披。再不收，麦子就会在
地里发芽。庄稼人，不会
让一季的守望就这样被
雨泡了。

男人焉瓜在南方打
工，翠玉一个人在家。两
亩多麦子，得收。

翠玉一个人干了一
天，第二天，喊来娘家兄
弟和弟媳帮忙，还剩一
点，第三天，翠玉穿着雨
披一个人收。

麦穗麦秆叶子都浸
饱了雨水，很沉，抱麦蓬
子就像拖死狗。每在桶
里摔打一下，都要很用
力。地里也浸饱了雨水，
筒靴鞋常常陷得很深，拔
出来，很费力。下！下！
把天下漏……翠玉抱怨。

拌桶里的麦粒，个个
胀鼓鼓，湿淋淋。堂屋、
灶房地上，收回家的麦子
堆成了小山。收麦，翠玉
已累得骨头散架，可她还
不能休息，麦子这样堆
着，里面温度升高，一样
会发芽烂掉。

这时候只要有两场
金光光的大日头，事情就
解决了。翠玉仰头看天，
还是阴沉沉的大幕，淅沥
沥飘着雨。下！下！下
个锤子……

翠玉往后院松果家
走，想看看他家咋处理麦
子的。松果一家人都在
忙，松果妈在灶房烧火炕
麦子，松果拿着大铲子不
停翻锅里的麦子。麦子
太湿，锅里一炕、一翻，冒
起一团团蒸汽。松果婆
娘在堂屋忙，把麦堆尽量
摊开一些，还开着电风扇
对着麦堆吹，一边吹一边
用木掀翻动麦堆。不能
让里面温度升高。松果
婆娘说，一天要翻两次，
上午一次，下午一次。

翠玉有了办法，回家
炕麦子，也只有这个笨办
法了。也不是把麦子炕
得完全干，炕个四五分
干，不发芽就行。等日头
回来了，再晒干。

那 得 炕 多 少 锅 啊 ？
翠玉想，多少锅也得炕。

翠玉一个人在灶房
炕麦子。一会儿到灶下
添柴，一会儿回灶上拿铲
子翻锅里的麦子。一加
热，水汽蒸腾，裹着一股
麦香。后来，水汽越来越
少，麦粒也开始缩小，麦
香味越来越浓，一大锅湿
麦子，缩下去三分之一。
这时候，一锅麦子就炕好
了。其实，很多人家都在
炕麦子。村子里到处飘
着炕麦子的香味。

一 锅 、两 锅 、三 锅
……除了吃饭，翠玉都在
炕麦子，还要抽时间把堆
在堂屋的麦子翻一下。
一直到夜里十二点，实在
撑不住了，才休息。头一
挨枕头，就睡着了。

第 二 天 ，雨 终 于 停
了，但天还阴着，翠玉只
好继续烧火炕麦子。一
锅、两锅、三锅……除了
吃饭，翠玉都在炕麦子，
还要抽时间把堆在堂屋
的麦子翻一下。下午三
点过，翠玉实在困了，坐
在灶前板凳上添柴，迷
迷糊糊就睡着了。不知
过了多少时候，翠玉鼻
孔里突然钻进一股浓浓
的焦胡麦香味，心里一
激灵，腾地弹起来，赶紧
拿铲子翻锅里的麦子，
才发现下面的麦子已经
炕糊了。

翠玉干脆继续翻、继
续炕，把一锅都炕熟透，
焦香焦香的，用磨子磨成
面，做火炒面。辛辛苦苦
的，她不想浪费一粒麦
子。

怕又睡着，翠玉想办
法给自己提神。她把灶
房隔壁卧房里的电视打
开，调到市台音乐频道。
翠玉喜欢听歌。一个女
子在唱一首民谣，《东边
日出西边雨》——

“东边日出西边雨，
郎在东唻妹在西……”

翠玉一下想起了老
公焉瓜。就给他打了个
电话，问那边天气咋样。
焉瓜说，一个多月没落过
一滴雨了，天天金光光的
太阳，最高气温三十八
度。翠玉说，多喝水，当
心中暑。焉瓜说，喝得
多，工地发了风油精和藿
香正气液。

原来日头都跑到那
边去了呀！翠玉想。

“郎在东边盼清凉，
妹在西边望日头……”

那女子还在唱。听
着，想起焉瓜、想起堂屋
地上还有一座小山一样
的湿麦子，翠玉又开始忙
了……

特意之
□赵向辉

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了，喉
头开始哽咽，冲着慢慢驶离的车影
深深鞠了一躬，才快步走向住院部
大楼。

那夜，我到医院后，见了妈妈最
后一面，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和妈妈
说了话，拉了手，还拥抱了妈妈。真
是非常感谢那位司机师傅，还有她
的女儿，那个叫小菲的好女孩。

办理完妈妈的后事，我用约车

平台的打赏功能，给那位司机师傅
转了 500 元钱。半小时后，司机师
傅来了电话，是赵小姐吗，什么情
况，打错款了吗？您上次付过费了
呀 。 我 说 ，没 错 ，那 就 是 感 谢 您
的！那天是我错了，多亏您送我见
了妈妈最后一面……司机师傅说，
不用不用，你有急事，我跑车是应
该的。

我带着哭腔说，叔叔，什么也

别说了，收下吧，非常感谢您，也感
谢小菲。顿了一下，我接着说，对
了，叔叔，把小菲的电话号码给我，
我要和她做朋友。我有个公号叫

“有点文化有点坏”，要把这个故事
写下来公布于世，题目我都想好
了，就叫《别总把人想歪了》，希望
您和小菲同意。

司机师傅连声说，好，好，小菲
她会和你成为朋友的。

我 努 力 试 图 让 自 己 坐 舒
服 一 点 ，半 躺 着 ，迷 迷 糊 糊
的 ，心 中 默 默 祈 祷 ，一 定 要 挺
过 来 啊 ，妈 妈 ，我 会 以 最 快 速
度到家的！

一开始，我闭着眼想睡会
儿，觉得一百多公里路程，怎么
也要一个多小时吧。可我根本
睡不着，脑海里都是妈妈，一会
儿想象着妈妈在医院抢救的镜
头，一会儿是与妈妈在一起的
场景，很困，思维却闲不下来。

朦胧间，突然听到司机说，
您好！人民医院到了，请带好
随 身 物 品 ，东 西 多 ，千 万 别 落
下。

我清醒了一下头脑，理了
理思绪，看到副驾驶位置的女
人还在睡觉，脱口说，你这顺风
又拉了一个人，是不是该退我
一点车费啊？

司机一愣，没有啊，这是我
女 儿 ，跟 车 来 了 ，不 是 顺 风 客

人。
我厉声说，鬼才相信呢，大

晚上的，会让女儿跟车？说吧，
退我多少，不退我就投诉你。

说话间，年轻女人醒了。
司机说，真不是顺风客人，

不信你问问我女儿。
我 提 高 嗓 门 说 ，骗 谁 呢 ？

要不是客人，那就是你相好的，
绝对不是你女儿，这么年轻，大
晚上的，谁跟你跑车啊？这样
的话，你更得退我车费了，不然
就给你曝光。

年轻女人急了，冲我就嚷
开 了 ，说 什 么 呢 你 ，要 不 要 脸
啊？费劲巴拉把你拉过来，还
要我爸退车费？你说这话，讲
不讲良心啊？

司机拉了年轻女人一下，
小菲，算了，她有急事。然后又
转向我说，退你 100 块行不，赶
紧去看望亲人吧。说完开始翻
动钱夹找钱。

正在广东省博物馆展
出的《绘冠南天——粤藏
宋元书画特展》，立足“粤
藏”和“宋元书画”这两个
基本点，首次对广东历代
书画藏家及其收藏的宋元
书画、著录、刻帖等进行系
统梳理，对于推动地域文
化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展览特别从故宫博物
院等单位借展了清代粤籍
大藏家吴荣光等人鉴藏过
的部分宋元书画佳作。在
展览现场，吴荣光的后人、
当代书画家吴泰向记者讲
述了相关故事。

文/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文艺 实习生 梁善茵

吴泰解读《绘冠南天》展吴荣光旧藏

他的藏品和“朋友圈”
对岭南文化影响深远

吴荣光（1773-1843），广
东南海人，清代诗人、书画鉴
藏家、金石学家，书法为世所
重。他师承翁方纲、阮元，历
任湖南巡抚、湖广总督、福建
布政使等地方要职，著有《筠
清馆金石录》《辛丑销夏记》
等。他去职后回乡，对广东收
藏文化的兴起发展起到了重
要作用。

本次展览展出故宫博物
院藏《松盘揽胜图》。作品以

而立之年的吴荣光登临泰山
为主题所绘制的肖像画。该
图的作者万承纪，是“扬州画
派”代表画家罗聘的弟子、吴
荣光的同龄人。在丛林掩映
与山石烘托下，吴荣光居画中
央，中等身材，微胖，头戴斗
笠、一袭长袍显示其风尘仆
仆、溪山行旅的形象。

在画心裱边，尚有宋湘、
翁方纲、阮元、陈寿祺等九家
题诗。“这幅图轴展示了吴荣

光的朋友圈。”吴泰向羊城晚
报记者解读了这幅图卷的重
要看点：宦游京城的吴荣光
常往琉璃厂购赏字画；“三十
七岁迁居下斜街小屋，与阮
元师居所相近，日夕过从指
授经义，又常与翁方纲讲论
书画及考据之学，暇则塗抹山
水遣兴……”

正因为这一层师承关系，
大大开启了吴荣光的文化、艺
术与收藏视野。

吴荣光为官三十载，宦游地域
甚广，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在江
苏、浙江的经历让其眼界、交游、
收藏越广。本次展览中还有不少
其他重要展品，也来自吴荣光旧
藏，《定武本兰亭》拓本、李唐《采
薇图》都是其中的代表。

南宋李唐所绘《采薇图》现藏
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画的是商末伯
夷、叔齐不食周粟而饿死在首阳山
的故事。吴泰介绍，吴荣光曾“两
度”收藏《采薇图》。在图卷跋语
中，吴荣光详尽记述了自己如何得
来此卷，又如何在黔南遭水厄、在
英德被盗而后再度购回的曲折经
历。另一方面，《采薇图》的收藏故
事更为学界注重：宋元时代，该作
曾进入南宋内府，后来又从皇室、
宗室手中散落人间；有明一代，曾
出入于周六观、项元汴等江南藏家
之手，有传一时还成为权臣严嵩父
子之物；清季以降，《伯夷叔齐采薇
图》重回京师，为粤籍黄姓官员所
得，又随黄氏告老还乡而“南渡”岭
南，由宦游北京的岭南士大夫吴荣
光所得。

吴泰介绍，吴荣光被今天的
研究者视为晚清岭南文化史、鉴
藏史上极为重要的人物，对晚清
时岭南文化与以北京为中心的主
流文化产生深刻连接起了重要作
用，这种文化连接直接或间接影
响了晚清乃至民国以后岭南文化
的走向。

本次展览对相关收藏进行了
集中展示，呈现出广东近代文化
发展的一大源头和脉络。因盐业
与洋行的贸易发展，在十九世纪
中期，广东鉴藏之风气开始兴
盛，岭南地区的鉴藏家大有崛起
之势。当时广东负有盛名的收藏
家包括潘有为、吴荣光、叶梦龙、
潘正衡、潘正炜、伍崇曜、潘仕
成、伍元蕙、孔广陶等，他们曾倾
尽财力、目力，将一批宋元书画
名迹汇聚广东，拥有的藏品档次
和数量都位于全国的前列。

吴荣光收藏具有鲜明体系，
更将其所藏、所见、所闻详尽记
录在《辛丑销夏记》等著述当中，
以至于此书成为不少岭南收藏家
的必读书目。由此，他把京城和
江浙一带的收藏经验带到广东，
备受后起的岭南收藏家追捧。

1840年，中华大地将随着鸦
片战争的爆发迎来“千年未有之变
局”。吴泰说，此时吴荣光也迎来
了人生最后的三年。眼见时局纷
扰，他将家中所藏一一售出，其中
就包括《采薇图》、李衎《纡竹图》
等。时至今日，《采薇图》和部分吴
荣光旧藏已化险为夷，成为现代博
物馆的珍品。吴氏旧藏的许多名
作虽流出广东，分散到世界各地，
但背后的鉴藏往事，早已使这些作
品与岭南结下了不解之缘。

图轴见其“朋友圈”

吴氏旧藏名作如林

清代岭南藏家崛起

东边日出西边雨
□ 刘 平

1.

2. 3.

年 轻 女 人 接 着 冲 我 嚷 道 ，不
行，不带你这么不讲理的！你知道
吗，本来我爸爸准备收车了，为了
挣你这几百块钱，让需要照顾的妈
妈自己待在家里，还特意到学校接
上我……他说你肯定有特别着急的
事儿，但这么远的路，又是黑夜，怕
你一个年轻女人坐出租车害怕，让
我陪着，好让你放心。不然你会那

么放心地躺着、那么舒服吗？啊？
要不是为了给妈妈看病，供我上大
学，像我爸这年龄，有几个大半夜
还跑车的，谁不知道睡觉舒服啊？

我愕然了，脑袋也懵了，竟然
什么话也没说，灰溜溜地拎着东西
下车离开了。

走了几步，听见那个叫“小菲”
的女孩又打开车门喊道，你站住。

我以为她还要继续和我理论，
于是加快了步伐逃离。

小菲喊，慢点，你丢东西了。
她说完紧走几步，把我本来放在
脚下、一慌就忘拿了的一个小包
递过来。我站在原地，轻声说了
句“谢谢”。

小菲说，行了，快去吧，往后别
总把人想歪了。

4.

喊山
□
黄
渺
新

旅

吴泰

南宋李唐《采薇图》（复制件）原件藏于故宫博物院

相 伴 □宋金峪 摄影

清 万承纪《松盘揽胜图》
故宫博物院 藏


